[image: image1.jpg]


[image: image1.jpg]
2014年
正信合法宗教有驱邪功能


正信合法宗教有驱邪功能
魏德东
2014年的春夏，两桩与宗教有关的事件得到全社会的关注。先是浙江省在拆除违建活动中，拆掉了200万平方米的中国民间小庙，以及单体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某宗教建筑，然后就是全能神信徒光天化日下在山东招远的麦当劳店里残杀无辜。

人们可以说，邪教不是宗教，然而，无论从事件所涉及的历史背景，还是事件所引发的社会各界的反应看，邪教都与宗教有关。对于什么是邪教，什么是邪教活动，什么是邪教组织，不同的学科给出了诸多定义。若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，简单地说，邪教应该指那些以神圣的名义从事犯罪活动，特别是包括自杀或他杀等严重戕害人类生命的教派或组织。

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一些极端性的宗教教派和社会组织，这与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有关。不过，根据宗教社会学理论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，极端教派或组织，因为与社会的张力偏大，或言之因为是非法组织，会时刻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因此其规模一般不会很大，只有极少数人才冒险加入。然而，通过媒体我们知道，全能神居然已经发展到百万之众。人们记忆深刻的是，2012年的12月份，全能神信众倏尔四起，宣扬世界末日来临，其组织动员能力令人吃惊。而此次招远杀人案的一位凶手，据说有3辆豪车，应该属于企业家一类；大家也都知道，大多数企业家与地方政府具有密切的关系。由此推测这张网已经密布到何种地步，难免令人不寒而栗。

为什么极端组织或教派在今天的中国会有如此大的发展？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会冒险信仰一个危险的组织？从社会科学的视角看，首先是这些组织满足了信众的精神需求。宗教社会学家认为，人的宗教信仰需求是基本稳定的，近乎一个常量；社会需要考量的，不是如何降低、削弱或取消人们超越性的精神需求，而是提供何种产品满足之。在信仰市场上，相近的信仰具有更多的竞争关系，如果一个地区极端教派有超常的表现，那基本就意味着合法的宗教信仰供给不足。以人文、理性精神为指导的合法宗教，是极端教派的天敌；合法宗教的良性发展是遏制极端教派的最有效工具。

在社会调查中，我们遇到过一个案例。1990年代，河北赵县一带地下“传福音”的人很多，经常在农闲时节聚集上百人。这些“传福音”者，并非来自登记的基督教会，而属于民间秘密教派，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。后来，佛教的柏林禅寺恢复为合法宗教活动场所，不知不觉中，“传福音”的聚会规模明显减小了。深入访谈后得知，流失的人群并不是福音的信仰骨干，而是随便听听的人，也就是俗称的凑热闹的人，社会学上称之为“搭便车者”；这些人看到柏林禅寺公开、正规的宗教活动后，纷纷跑去烧香拜佛。我们都知道，凑热闹的人，随便听听的人，是潜在的信仰人群，是宗教信徒的后备军。因此，合法宗教活动的正常开展，对于遏制地下的、秘密的教派的发展，具有显著效用。

由此我们也可以得知，当我们以拆除非法建筑的名义，将以烧香拜佛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小庙轧为齑粉的时候，当我们以超标为名，将某些宗教场所一拆了之的时候，当我们以有碍观瞻为名，将宗教场所的圣物圣像拆除的时候，有人或许会认为社会氛围更纯洁了，精神文明程度提高了，但我们是否意识到，合法的、公开的宗教信仰供给的压缩，恰恰上为非法的、地下的，甚至具有潜在社会危害的极端教派的发展留下了自由发挥的空间！

通过媒体我们还知道，目前在中国活跃的邪教居然有20种之多。显然，分析他们产生发展的社会土壤，建立遏制其发生的有效机制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课题。

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表明，要从根本上遏制极端教派的危害，就必须让合法宗教获得健康的良性发展。在当代中国，首先要松绑的，就是为中华文明做出伟大贡献，拥有充分合法地位的五大教，这就是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新教和天主教。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中，五大教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。面对极端教派朗朗乾坤下的残暴，面对极端组织水泻地般的社会渗透，面对百万量级的极端教派信仰者，我们再也不能把合法宗教作为异己力量看待，我们再也不应把宗教信仰者的增多看做精神文明建设的失败，我们也再不能随便打击公开的宗教活动场所，哪怕他们的手续不是很健全。合法、公开的宗教活动，是社会的良性因子，摧毁了他们，社会将无法控制社会癌细胞的扩散。且行且珍惜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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